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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淡江教了大半輩子　處處有感動

專題報導

【記者蔡欣齡專訪】「大半輩子」是多久？如果說，今年七十歲的王仁鈞「大半輩子

都待在淡江」，應該不為過；從求學到教學，他在淡江已經待四十一年了。 

 

民國三十七年來臺的時候，王仁鈞高三，本來是想回大陸讀大學的；眼見局勢日漸無

望，他於是辭去任職七年的小學教職，準備投考臺灣的大學。考上英專中文科之後

，他先去中央電影公司當了一年美術設計師，存些積蓄。民國四十七年，王仁鈞正式

成為淡江文理學院第一屆中文系學生，比同屆的年齡大了近十歲；連他教過的小學生

胡傳安，都成了他的學長呢。 

 

大學時代，他是優秀青年代表、學生總代表、書法社社長。為了拼獎學金，他的學業

成績年年第一。畢業典禮那天，他幾乎代領了所有的獎項，包括操行、服務等六大獎

；也代表畢業生致詞。這般耀眼的成就，自然引起師長的愛護，當時的註冊主任張建

邦，經常提供他最新的獎學金消息。王仁鈞說：「師長的關心是我留在淡江最大的原

因。」 

 

四年助教、三年講師、三年副教授；又是一個十年，王仁鈞通過論文審查，順利升等

教授。他跟著創系的許世瑛老師研究《莊子》的虛字語法，幫著晚年幾乎全盲的許老

師寫聲韻學、中國文法的板書。及至老師去世，王仁鈞代為照顧師母，同一時間，體

弱的妻子病情加重，唯一的兒子又意外受傷；他的身體負荷太多壓力，「另外，自己

還要寫論文，要追逐這個、追逐那個，要要求學問上的什麼......等等」，然後就累

出病來了。 

 

這場病讓王仁鈞仔細、冷靜地觀照自己的生命，就此展開「寧靜致遠、澹泊明志」的

生活態度。衡量身體的健康狀況，他慢慢有些放棄和丟開；這樣的轉折，在意志上是

堅持的，行動上卻是緩慢的。「到今天為止，我縱然馬上退休，我在心理上、在行為

上，沒有任何一點說：『我反正要結束了，我就鬼混一下算了』，我從來沒有過。」

王仁鈞的人生觀受莊子的影響而來，他並沒有自私地退縮、躲開，而是積極運用展開

的那一面。 

 



他在輕鬆、自由的狀態下，展開美學的體驗。「《莊子》的文字處理真是美不勝收

；其所表現出來的想像力，也突破了某些特定的拘束。」他說，任何東西都可以美

，只要給人的感覺超出實用的功能時，它的美就出來了。例如喝茶，解渴是它的功能

性，但是若不把茶當茶喝，香和趣味就出來了。上課也可以美！當老師完全忘掉他自

己，在傳授知識之外，突然發起瘋來，扯完了又回來，這股「跑野馬」的勁兒就是一

種美。 

 

他說：「任何事情都是這樣。」書法對他而言也是這樣。最初接觸書法，是由於家學

的關係；王仁鈞五歲半就開始拿毛筆，在求學過程中，每次參賽、每次得獎。「我剛

開始很認真哦，後來才知道，原來書法還有一個藝術的路線，於是我就開始追逐。」

隨著人生歷鍊的轉折，現在他並不追求任何成就，也不求史上留名，這個時候，心情

反而輕鬆了，書法成了他人生的避風港。所以他教學生的時候，特別注重一筆一畫的

訓練，因為有了這個基礎，才可以隨著心境自由展開。 

 

王仁鈞像是突然想起什麼，從口袋裡掏出一個藍色碎花布所做的面紙套子，「這是學

生做的。因為我上課常常會流汗，那種塑膠型的太小、不好拿，他做大一點給我。」

王仁鈞不記得這位細心的學生上過他什麼課，也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唯一肯定的是

，這個面紙套子「我大概用了三、四年吧。」情緒所至，王仁鈞若有所思地說：「這

種事情很多耶！」他所記得的是一種感動，一種互動之美的享受。他覺得，師生之間

的情誼是相對的，「你必須先對他有情，然後才會發現，他對你有情。」 

 

關於退休生活，王仁鈞第一個說要陪太太，然後是煮飯、洗衣，還有就是看書、寫書

法。多年來，王仁鈞把家中的事情交給太太，因為有太太的支持，自己才能放心追逐

。除了家事之外，退休之後還有很多莊子、美學方面的書讓他隨心所欲地看。人生到

這個階段，他懂得什麼是「真正的生命」。 

 

 

 

 

編者按：本校五位教授將於今年八月屆齡退休，對他們而言，其實退休後才是人生的

開始。本報將專訪在本校已服務三十七年的王仁鈞老師和三十五年的陳天文（下期

）兩位長青樹，談談他們在杏壇的歲月。


